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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池

我读小学时，放学通常比
较晚。一天，我跨进门槛，只见
堂屋里长凳上“嗖”地站起来一
个小伙子。这不是七哥吗？草
绿色军裤，解放鞋，军用皮带，
小平头。特别是那件白衬衣，
衣服上有小小的整齐的折纹，
一看就是崭新的，白得有些耀
眼。左边胸前别着一枚圆圆的
毛主席像章，显得英俊潇洒。
七哥是大伯的儿子，在院子里
同辈人中排名第七，我们都叫

“七哥”。看到我，七哥咧嘴一
笑，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伸手
从桌上抓起一把花花绿绿的纸
包糖塞到我手上。我呆呆地接
过糖，不知所措。几年不见，我
被眼前的七哥惊呆了！

六年前，七哥当兵入伍，刻
苦学习毛主席著作，苦练杀敌
本领，多次立功获奖，光荣地加
入了党组织。现在退了伍，回
到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七哥
经常穿着军服劳动，但是那件
白衬衣却很少穿。

“双抢”结束了，农活却没
有闲下来。一天傍晚，不晓得
七哥从哪里借来一辆自行车，
邀我陪他去石下江煤矿打球。
我一听，高兴得跳起来。我们
到了的时候，其他人都在练习
了。球场的灯好亮哟，直视有
点刺眼睛。七哥架好自行车，
脱了上衣和长裤让我抱着。这
时，我才发现七哥穿了白衬
衣。打球穿什么白衬衣，耍阔，
我心想。

比赛马上就开始了……七
哥穿着短裤背心，胸前的“人民
空军”格外抢眼。七哥左突右
跳，不断地投篮得分。每当七
哥得分，我就使劲拍手。我看
到身边一个穿红色碎花裙子的
姑娘比我还高兴。她是七哥高
中时的同班同学，现在是煤矿
矿灯班的班长。

球赛结束了，只见七哥满
头大汗走过来，姑娘变戏法般
递过去一条白毛巾，上面还有

“石下江煤矿”几个字。七哥跟
姑娘打了一下招呼，悄悄地说
了几句话。我没有听清楚，也
不想偷听他们讲话。我们趁着
月光，骑车回来了。

七哥的白衬衣穿得少。每次
穿过之后，都是自己动手洗衣，
不要伯娘染指。他先把衬衣泡一
下，然后擦上肥皂，用毛刷把衣
领和袖口刷干净。再放到清澈溪
水里去漂洗，用衣架撑好挂在阴
凉的地方。干了以后，折叠整齐，
小心翼翼放到木箱里。照伯娘的
话说，那是他的宝贝。

一 天 早 晨 ，七 哥 出 工 回
来，看到对门周家婶娘同娘在
灶屋里嘀嘀咕咕。自从七哥

回乡以后，经常有人上门做
媒，七哥已经习惯了。七哥洗
了脸正准备去拿碗装饭，被娘
一把拖进里屋。

“娘，我说过，现在不找对
象。”七哥直截了当。

“不是……那个意思。”娘
不晓得怎么讲，不敢看七哥，眼
光落到自己脚尖上。

“那是什么事？”七哥搞懵
了。

“周婶家的儿子，记得吗？”
“我们是同学。”
“今年二十五了，还没结

婚。介绍了几个，人家嫌他家
庭条件差。前几天又介绍了一
个。”娘抬起头看着七哥。

“好事呀。”七哥知道，周婶
儿子很老实的，只是家庭条件
差了点。

“她想要你帮帮忙。”娘说
出话，显得很无奈。

“哈哈……找对象我还能
帮忙？”七哥一笑，心想，难道偷
梁换柱？农村里也有代人相亲
的，不行……

娘看到这样下去不行了，
怯怯地说：“她想借你一样东西
去相亲。”

“什么？”
“白衬衣。”娘说出这话，

已经转过身去，看来娘也不太
愿意。

这下难住七哥了。就这件白
衬衣，自己都舍不得穿，既然人
家开了口就慷慨一次吧。本来两
家的关系很好，自己当兵几年，
老同学田里畬上功夫做了不少，
人家从来没要过报酬。有一年夏
天暴雨，深夜里涨水，还是老同
学把娘背出来。七哥想到老同学
的好，爽快地答应了。

娘马上转过身，眼泪汪汪
地看着七哥。

七哥心想，不就是相亲穿
一次吧，洗干净就行。

两天过去了，白衬衣还没
有还过来。可能是姑娘家里满
意，留宿男方了。我们周边乡
里有习俗，对方不愿意，男方草
草吃过中饭甚至不吃饭就走
人。如果愿意，就留宿男方。
男方也不客气，留下来帮姑娘
家生产劳动。七哥替老同学高
兴，如果成功了，白衬衣贡献可
就大了。七哥越想越兴奋，吊
在门口的桃树上打秋千。七哥
无所谓，反正衣服还会回来的。

晚上，吃了夜饭，七哥正准
备上床。娘把饭桌上的煤油灯
拨亮了一点。

“ 那 件 白 衬 衣 多 少 钱 买
的？”娘问。

“你问这个干什么？那是
大商场买的，我们这里没有。”

“哎……”娘叹了口气，窸

窸窣窣从屋里摸出那件白衬
衣。七哥心想，终于回来了，接
过来正要走。娘一把拉住他：

“你仔细看看。”
“有什么好看的，明天我再

洗一下。”
娘从七哥手里拿过白衬

衣，翻开，指着左边口袋。七哥
一看。妈呀，左边口袋上有一
滩蓝墨水印迹，虽然洗过，依然
可辨。

小子，你充什么斯文啰？
穿白衬衣还挂一支烂钢笔，猪
鼻子上插葱一一装象。好好的
一件衣服，被你搞成这个样
子。肯定是钢笔没拧紧，这个
样子，有什么办法嘞？叫他赔，
于心不忍，况且县城的商场不
一定有。算了吧，好事做到
底。七哥看到娘比自己还急，
像做错了事的孩子站在屋中间
不知所措。

“不要紧，墨水也不是脏东
西，说不定这几滴墨水给我带
来好运气。”七哥安慰娘。

“好崽，好崽。”娘感到儿子
在部队真的出息了。

七哥买来一把小弹子锁把
小木箱锁起来，再也不看白衬衣。

还不到一个月，七哥就收
到招工通知书，还是市里的单
位。

一天清早，七哥自己用新
竹做了一根扁担，一头挂着用
塑料布包裹的叠得整整齐齐的
被子，一头挑着那只小巧的木
箱。我和大娘送七哥到石江汽
车站。七哥和车站行李员把被
子和木箱拴在车顶，车顶上堆
得像小山一样。他们下来的时
候，汽车已经发动了。

这时，一辆小“飞鸽”响着
铃飞快地冲过来。单车上跳下
来一位穿着红色碎花裙子的姑
娘，是煤矿的那位班长。只见
她熟练地架好车，麻利地从单
车后座上取下一件东西。哇，
一件崭新的白衬衣！

七哥接过四四方方的礼
盒，手扶车门跟我们告别。几
个月的生产劳动，七哥瘦了，黑
了。晨曦中，七哥身上的白衬
衣格外耀眼，隐隐约约的蓝墨
水印迹好像锦上添花。

（王道清，洞口人，湖南省
散文学会会员）

白 衬 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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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闻 溪是一块藏在深闺人未识

的神秘净土。据说 溪原称“挪溪”，因
为那里的溪流经常挪动改道。后来不
知是谁觉得“挪”有点急躁莽撞，缺少
文雅的韵味，便将“挪”的提手旁改成
了草字头。

于是，我们驾车前往 溪瑶族乡
的安顺村，那里是“溪”流特色聚集的
地方。虽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村落，但山
腰有水泥马路盘桓，山脚有潺潺流水
环绕。溪边有雄伟壮阔的牌楼，有一幢
幢清一色的原木建成的盖有琉璃瓦的
民宿，还有球场、秋千等体育设施。

“看三吊瀑布去。”有人迫不及待
了。我们穿过眼前的溪上廊桥，走过一
线跳礅，涉浅水沙滩，不几步就拐进了
另一条溪流。我扶着护栏，一会儿登梯
爬坡，一会儿拐弯绕道，不久就气喘吁
吁了。刚才还是阳光明媚，但拐进这条
溪流后，则树荫蔽日。或许是溪水湍急
撞击岸边溅出的水沫，或许是林木间
的氤氲水汽将这石级和护栏变得潮湿，像是
刚下过一场小雨。我在路边随手捡了一根枯
枝，折掉细尾，就变成了一根拐棍。凭着拐棍
的帮助，才勉强跟上年轻人的步伐。

走到半路，前面传来花花水声，一股瀑
布飘洒而下。我走不动了，拄棍伫立，心想，
这莫不就是传说中的瀑布？也太一般了吧！
没过多久，还没进小学的孙女在远处的山坳
上喊：“爷爷，快上来看，这里有个大瀑布。”
我只好加快点步伐。果然，那瀑布从半空中
呼啸而下，跌成三叠，确实有雄浑的气魄。这
时，我脑子里突然冒出李白的两句诗来：“飞
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我到过庐
山，那里的“三叠泉”早已干涸。今天，一个偶
然的机会，我在这里找到了《望庐山瀑布》的
诗歌意境。

从此瀑布下来，拐一个弯，我们见到了
另一条水流更大，但相对平缓的溪流。安顺
村的人们将溪流稍加疏浚，搞起了生态漂
流。在其中捯饬些激流险滩、清幽平潭，让漂
流者时感惊险刺激，时感清凉舒爽。

我抚摸着游艇，也想“老夫聊发少年
狂”，刺激一回，年轻一回。虽是热天，但站在
清凉的水里，掬一捧清流，拍了拍胸脯，一股
凉意袭来，顿时打了个寒噤——还是让年轻
人去吧，究竟这是年轻人的世界。红红绿绿
的各色橡皮艇里坐着年轻的男男女女，有的
还带着小孩，穿着极为简单，他们一下子尖

叫着冲下险滩，一下子在平静水域击
水嬉戏。我的目光跟随着他们，有祝
福，有羡慕。

其实，见到 溪这奇形怪状的山
峰、奇险幽深的峡谷，我已经不是第
一次了。

1958 年，我大哥听从上级安排，

从洞口干部任上下放到 溪的崇山
江劳动锻炼。第二年，我的侄女在那
里出生。我跟着父亲去看他们，那时
我小学还没毕业。凭借双腿，第一天
从武冈走到洞口县城，第二天沿着黄
沙飞腾的 320 国道到江口，第三天我
们钻山越岭，沿羊肠小道，已经是晚
风嗖嗖的时候，才到达目的地。

当时的崇山江应该有十多户人
家，一色的矮木屋，灰黑灰黑的，而且
有的壁板已经腐朽松脱，露出错落无
致的壁缝来。屋顶大多盖的是杉木皮
或茅草，很少有盖瓦的。好像家家用
的是“自来水”——将竹子剖成两半，

把中间的竹节通开，把通节的半边竹一节一
节地对接，把山泉水接到每家每户的水缸
里。好像他们居住的山头并没有多少耕地，
只是屋前屋后零星有些菜地，而真正的耕地
却在另外几个山头上。从这个山头到对面山
头，直线距离应该不足100米，打个“喔嗬”都
听得见。但是，“望山跑死马”，从这边到那边
去劳作还真是不容易的事情。

这里离县城有80多公里，离最近的江口
镇也有20多公里山路，交通极不方便。

我大哥下放在那里，那时还不到30岁，
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每月交 10 元钱
（大哥每月工资 30 多元）到住户家里，然后
和社员一样挣工分。大哥在那里劳动锻炼的
情况我不清楚，但现在想来，他在那里青山
绿水养眼、富氧空气洗肺，生活应该是很满
足的了。

现在，这里已经大变样：整个 溪十几个
村，村村通了水泥公路不说，一幢幢具有瑶族
特色的木楼也拔地而起。况且各个村根据山
陡溪流多、环境优雅的特点，规划出自己的发
展思路：有的搞峡谷漂流，有的建康养中心，
有的依山傍水搞旅游民宿，有的种植养殖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把一个原来落后甚
至有点原始的深山老林搞得红红火火。

难怪旅游过后，有人慨叹：青山伴绿水，

溪成“乐溪”。
（易祥茸，邵阳市二中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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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女儿来到我的身
边。没有满室异香，也没有天降祥瑞，平淡无
奇，带着厚厚的胎脂，皱皱巴巴，活脱脱的

“丑小鸭”模样。
尽管如此，我还是和绝大多数父母一样，

对孩子生出很多的期待。我为孩子取名为乔，
希望她不做柔弱的花朵，要像乔木一样茁壮
成长为一棵大树。想象着她能人见人爱，懂事
乖巧，成绩优异，然后有着远大的前程。

可事与愿违，她总是慢半拍，怎么也记
不住我教的字。到了小学一年级，对于老师
刚刚教过的课文，她说：“老师好像教过，又
好像没教过。”父亲的学霸基因被她完美回
避。我气急败坏，自然无法控制自己体内的
洪荒之力，非常抓狂，忍着忍着就吼了起来，
甚至恶语相向。我一吼，孩子就吓得瑟瑟发
抖，更加不敢回答了。发展到后来，她总是借
故再也不给我看作业，性格也越来越偏激。

忽然有一天，母亲告诉我，刚上一年级的
乔居然跟她说了不可思议的话：乔说早知道来
这个世界这么难，就不来了……我的心猛然抽
紧，如梦初醒。由于儿子的到来，女儿乔的饮食
起居都是交给她奶奶。我一心扑在儿子的身
上，确实对乔的成长有所疏忽。再加上儿子机
灵讨喜，得到的表扬自然更多一些。尽管我每
次给她买的衣服都比她弟弟的贵，给她花钱比
弟弟多，但对于母爱，又岂是金钱所能弥补？

偶然读到张文亮的一首诗《牵一只蜗牛去
散步》：“我不能走得太快，蜗牛已经尽力爬，每
次总是挪那么一点点……”我恍然大悟，乔虽
然迟缓得像只小蜗牛，但和所有小孩一样也是

“天使”。她选中了我做妈妈，一丝不挂地来到
这个世界上，变成无助的小蜗牛。我岂可辜负？

我开始全面接手孩子的饮食起居。才发
现她的行为有了很多的偏差，特别的
叛逆。她总习惯性抵触，喜欢说“不”，
或者“不知道”，难以沟通；情绪极易
失控，动不动就歇斯底里；非常怕黑，
晚上睡觉极不安稳，梦里都在大喊大

叫，常常把我吵醒。一系列的表现，让我明白
这是一个极度缺少安全感的孩子，她正在用
坚冰打造一个与世隔绝的结界。要打破这个
结界，爱是唯一的武器。

为了让乔爱上阅读，我经常跟她一起读
一本书，分角色朗读。慢慢地，我发现她的朗
读能力越来越好，还在一次朗诵大赛中获得
了不错的成绩。她也逐渐爱上了阅读。后来，
我欣喜地发现她看图写出的句子非常灵动，
想象力特别好。再后来，她的作文经常被当
作范文在班上展示。

我学习“箱体疗法”，带着孩子去学校做
沙盘游戏。并告诉她，那是属于我和她特有的
时光，她弟弟都不能参与。她异常兴奋与放
松，尽情释放着自己的情绪。从她摆弄的沙盘
中，我感受到她的心理在悄悄发生改变，坚冰
在一点一点融化。我趁热打铁，在睡前放上轻
音乐，再念一些充满爱意的小诗。我惊喜地发
现，她睡觉越来越安稳，不再在梦里哭醒。

在课外兴趣上，我充分尊重孩子的意愿。
乔不喜欢舞蹈，我就让她学习古筝，以此来陶冶
情操。她也在一次次的登台演出中增加了自信。

我努力寻找她的闪光点。有一次，乔发
现我的鞋带松了，主动弯腰帮我系好。我给
了她一个亲吻，说我的女儿真贴心。从此，她
只要看到我的鞋带松了，就会给我系上。我
就经常故意不系鞋带。这成了我们母女之间
的默契。在我不断的表扬下，乔的性子越来
越平和，心也越来越柔软。甚至在今年暑假
弟弟生病期间，十一岁的乔承担了每天一日
三餐的重任。

用心陪伴，静待花开！在爱的微光里，我
的女儿花正在慢慢吐露芬芳。

（周桃香，邵阳市作协会员）

用心陪伴，静待花开
周桃香

◆岁月回眸

高山飞瀑 石颂军 摄

◆漫游湘西南


